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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交通部向社会公布了其会同多部门起
草的《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引人注目的一条
是“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此前，
上海、北京等地交通委已经先后出台对共享单车
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分别明确提出“不
发展共享电单车”“暂不发展共享电单车”等。

政策貌似给共享电单车念了紧箍咒，而在行
业协会、交通规划研究专家、律师等群体看来，共
享电单车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管理上，本应成为鼓
励发展的对象。怎么会面临这样的处境呢？

! 王煜

共享电单车，你真的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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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就当“背锅侠”
提到共享单车在中国被人广为

关注，人们往往要从 !"#$年 %月小橙
车在上海的全面投放说起。其实，同在
这座城市，!&#'年 #!月，推行共享电
单车的享骑出行就开始投放运营。
共享电单车为何没能像共享单

车一样迅速铺开，除了技术要求和
车辆成本更高之外，很重要的一个
原因是：电单车需要向公安部门申
请上牌，而单车不需要；更加重要的
是，电单车在很多人眼里充满了不
堪回首的“黑历史”，是不守规矩横
冲直撞的“马路杀手”。
“实际上，发生事故的大多是违

规超标的电动车，不能把这些超标
车和合规电单车画等号。”上海市自
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郭建荣表示。
他指出，现实情况是，上海现在约有
$&&万辆电单车，其中超标车约 (!&

万辆，已经超过一半。郭建荣说，这
其中有电单车标准本身的问题，也
有监管力度未能跟上的问题。
目前行业执行的电单车国标制

定于 #)))年，已经长期未修订，在
他看来，这个标准中对时速 !&公里
以内、重量 %&公斤以内的规定，当
共享电单车这样的新生事物出现
时，即使是按照执行，也可能不能保
证用户的安全。因此，上海市自行车
行业协会在牵头起草共享单车的三
个团体标准时，特别为共享电单车
单独拟定了一套硬件标准。
“这样也能有助于公众以及监

管部门分清楚两者的概念，不要因
为超标电动车存在大量的问题，就
认为合标电单车以及电助力单车都
是一样的。”

而在监管层面，郭建荣表示，
!&#(年修订的《上海市非机动车管
理办法》施行后，电单车需要符合国
标、取得牌照后方可上路得到了明
确。但是，有一些个人用户把购买和

上牌时是合标的电单车拿去改装，
拆掉限速器，让监管失去作用。上海
公安交管部门对 (!&万辆超标电单
车设立了 (年的更换缓冲期，在缓
冲期以及存量未转化完的时期内，
有限的监管力量与海量超标电单车
之间的“猫抓老鼠”让人叹息。
在这一点上，共享电单车可以

很好缓解这个问题。运营企业都是
批量投放、批量上牌，便于公安部门
统一管理和调配。一旦发生问题，有
企业作为明确的责任承担主体，这
比追究每一个个体用户的责任要更
为高效。
因此，在上海交通委对共享单

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开始公开征求
意见后，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对
“不发展共享电单车”这条提出了不
同的意见。“对共享电动车，不应该
是‘不发展’，而应该是引入技术、保
障安全、落实监管基础上的‘限制性
发展’。”郭建荣说。

享骑出行运营总监钱赟表示，

作为运营企业，他们从一开始就在
积极配合政府对共享电单车的监
管，但目前对《指导意见》的提法感
到疑惑，希望标准能够更细致，更有
可操作性。
政府的想法，从交通部的回应

或许可窥见一斑。相比京沪两地的
“暂不发展”“不发展”，交通部对共
享电单车“不鼓励发展”的提法更为
含蓄。针对这个问题，交通部科学研
究院城市交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杨新征透露，在起草《征求意见稿》
的过程中，交通部联合相关部委开
展了广泛调研，了解到不同的城市
对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的认
识是不一样的。有的城市认为，电动
自行车车辆自重较重、车速较快，容
易引发交通安全事故，电池也存在
一些安全风险隐患，因此提出暂不
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也有的城市认为，互联网租赁

电动自行车解决了部分居民中短距
离出行需求，通过发展符合国家标

准的电动自行车，能够有效遏制不
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基于
安全考虑，采取了比较审慎发展的
态度。因此，《征求意见稿》采取了折
中方案，即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
电动自行车。”杨新征说。

本是行业好榜样
共享电单车从一开始在上海出

现就引起了当地自行车行业协会的
注意，这并不是只因为它投放的时
间早，还因为在共享电单车上，实现
了行业协会一直提倡共享单车应该
做，却很少有企业积极响应真正落
实的一件事———电子围栏。
“共享单车的发展要解决两个

问题：‘行’与‘停’。”上海自行车行
业协会总工程师徐道行表示。“停”
的问题，是眼下最为公众诟病的，大
量无序停放的共享单车已经严重侵
占了城市道路的公共空间，成为新
的“城市垃圾”。电子围栏的运用可
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技术

是基于 *+,定位，在物理空间中划
定一片停车区域，建立起虚拟的“围
栏”，只有用户将车辆停入该区域才
能正常还车，否则将持续计费。这样
一来，就可以对车辆停放主动控制。
在行业协会与交通规划领域的

不少专家多次呼吁下，'月 !!日交
通部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
意见稿）》，其中就提出鼓励共享单
车企业推行“电子围栏”定点还车。
来看看交通部官员针对该问题的表
态———

交通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蔡团
结指出，的确有的城市部分区域已
经出现了一些车辆过剩现象。有些
区域的“超负荷”现象可能是运营企
业的组织管理、车辆调度等线下服
务能力不足造成的局部区域、局部
时间短期过剩，并不单纯是投放总
量的问题；有些则是企业投入量过
大造成的，需要区别对待。
“因此，还是要坚持属地管理，

鼓励城市根据自身特点、公众出行
需求和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定
位，研究建立与城市空间承载能力、
停放设施资源、公众出行需求等相
适应的车辆投放机制，引导运营企
业合理有序投放车辆。”
电子围栏的运用还要和惩罚措

施结合，否则只能是“罚酒三杯”。这
就涉及到押金的制约作用。目前，享
骑出行的押金为 !))元，用户随意
停放将产生拖车费用 -'" 元.次或
持续计费，如果不缴纳相应费用，则
无法退押金。
除此之外，共享电单车由于电

池需要定期更换，因而其运维人员
的配备得到保障，基本不会出现其
他共享单车“重铺车，轻维护”的现
象。基于共享电单车的种种优势，郭
建荣很早就认为：“共享单车出现之
后，一定会出现共享电单车。这是行
业前进的趋势。”

" !"#$年 #!月!享骑电单车开始在上海投放运营

真相推理师!嬗变
呼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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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刘思缈不客气地打断了郭小芬，
“我还是要问，你怎么知道她没有挣扎、反
抗？”“如果她挣扎、反抗了，地板上为什么没
有水钻？”“水钻？”刘思缈愣住了。“对，水钻。”
郭小芬说，“那次去陈丹的宿舍时，她的同学
孙悦告诉咱们，陈丹外出时穿的是一件白色
/恤，前面用水钻缀着 01234的字样，后面是
用尼龙拉扣粘的一对小翅膀。”
郭小芬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我在

一家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摊位上发现了同样的
/恤。摊主跟我说，缀成 01234字样的那些水
钻是用胶粘上去的，非常不结实，稍微的撕扯
和揉搓都会脱落。试想，假如陈丹穿着这件 /

恤走进别墅，遭到凶手的攻击，她挣扎、反抗，
凶手把她的 / 恤扒下……全程水钻没有一
粒脱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警方在搜查
!%号别墅找到的所有证物中，就是没有水
钻。那天晚上，我和你们一起去 !%号别墅，突
然想到，也许是水钻掉在地下室的碎玻璃中，
于是我就仔细地摸索那些碎玻璃，依然没有
找到一粒水钻。”
“也许是凶手把陈丹骗进别墅，用刀逼她

自己脱下衣服的啊。”马笑中说。
“这个我想到了，但是娟子被害后，警方

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样东西，提示我，即
便是凶手有刀，陈丹也不会顺从地脱下自己
的衣服。”郭小芬说。
“你是说……口红状的小型多功能催泪

瓦斯电击器？”刘思缈说。郭小芬点点头：“对
啊，思缈你当时说‘当小姐的几乎人手一支，
用来自卫’。不要说陈丹这样的‘社会人’，即
便是普通女性，假如歹徒持刀威胁，而她手里
又正好有一把小型多功能催泪瓦斯电击器，
她会不会使用？”“凶手如果拿的是手枪呢？”
“不会，太冒险了。”郭小芬摇摇头，“我们

仅仅是在夜晚溜进别墅，造成的响动都能被
潘大海等保安发现，可见别墅的隔音效果并
不好。凶手如果拿着手枪，万一陈丹反抗，开

枪，肯定会把其他人招来，这绝对不在凶
手的计划之内。凶手做事极其慎密，从火
柴盒可以看出，陈丹只是他系列犯罪中的
一个棋子，他当时并没有想要杀死她。”
“但是凶手打碎了地下室的玻璃啊。”

刘思缈说，“这个声响恐怕小不了吧？”
“陈丹被救出的时间是 $月 -)日，现场

的呕吐物显示，她遭到囚禁之前，最后一顿饭
应该是在前一天———$月 -5日的晚上。”郭
小芬说，“我到市气象局查询过了，$月 -5日
夜晚，狂风大作，这样的天气，在建筑工地里
有个别玻璃破碎的声音，你认为保安会当成
一回事吗？”“那么，你的结论是什么？”林香茗
问。“我的结论是———”郭小芬说，“陈丹被凶
手带到地下室时，很可能处于昏迷状态。”
“一个昏迷的人，不可能步行，也没有乘

车，那么她是怎么来到莱特小镇 !%号别墅
的？”林香茗问。
“唯一的合理解释是，存在着一个‘中转

站’，把陈丹‘中转’进了 !%号别墅！”
“我明白了。”刘思缈说，“比如凶手开车

把陈丹运进‘莱特小镇’，在和 !%号别墅有一
定距离的地方停下，趁着夜色，背着她走进了
!%号别墅……”
“这不合逻辑。”郭小芬摇摇头：“莱特小镇

虽然没有完工，但是有停车场，如果把车开进
毛坯状态的别墅区里面，长期逗留，不是会引
起保安和民工的好奇吗？要知道凶手对陈丹实
施的犯罪行为，可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这个‘中转站’应

该是长期存在的，不会引起农民工和保安怀
疑的。”郭小芬说，“那天晚上，咱们潜入 !%号
别墅勘察现场，王军指挥保安和农民工袭击
咱们。我很好奇，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保安、农
民工在工地驻守，还可以理解，王军作为徐诚
的司机和保镖，那么晚了在工地做什么？联系
到‘中转站’，我恍然大悟，在莱特小镇里，一
定有一套表面看上去处于毛坯状态的别墅，
其实内部装修已经完工，是王军、侯林立———
甚至徐诚本人的‘临时居所’。凶手把陈丹带
到里面，弄晕后再背进 !%号别墅，根本就不
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号别墅门口大量农
民工的鞋印，成功地为凶手做了‘掩护’。”
林香茗说：“你这个推理，确实很可信。但

是凶手具体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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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是张洵澎确信自己能做
的，那就是把自己身上的这点本事，尽数地
教给学生们。都说教学相长，在越剧院的这
段时间里，除了教基本功之外，为了当一个
更称职的老师，张洵澎还正儿八经地学起了
越剧。《白蛇传》是袁雪芬一直非常感兴趣的
民间传说，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对于自己早
年所演的《白蛇传》，袁雪芬是不太满
意的，尤其是《断桥》这一折，袁雪芬
认为白娘子当时复杂的心情并没有
被很好地表现出来。这时候给学生们
排《白蛇传》，袁雪芬想起了她十分敬
重的两位京昆大师———梅兰芳和俞
振飞，想起了他们在《断桥》中的精彩
细腻的表演，她希望把昆曲载歌载舞
的演剧方式引入越剧舞台。新《白蛇·
断桥》由张洵澎和言兴朋（著名京剧
演员，言派传人，当时还叫言一青）分
别饰演白素贞和许仙。当时言兴朋正
在越剧院学徐派小生，虽然在表演上
借鉴了京昆的程式，但张洵澎、言兴
朋的这版《白蛇传》，在唱腔上唱的是
原汁原味的袁派和徐派。张洵澎则是
第一次尝试在有 !&$!个座位的人民
大舞台（原在九江路，现已拆）正儿八经地唱
越剧大戏，她的唱腔是袁雪芬一字一句传授
的，而言兴朋当时唱的则是徐玉兰的亲授。

张洵澎记得排戏的时候言兴朋老是要
迟到，但他人极其聪明，嗓子也好，唱腔、表演
一点就透。张洵澎本来就是浙江诸暨人，语言
方面不存在太大障碍，更何况她又是越剧迷，
从小唱着《婚姻曲》长大的，照理说也应该没
有什么问题。一开始连唱，张洵澎的发音都很
准，唱腔更是没问题，可到了排练厅一开嗓
子，老师们就总觉得哪里不对，怎么都觉得是
带着股昆曲的味道，可又找不到，究竟这股
“昆味”是哪里冒出来的？后来还是张洵澎自
己捉摸发现了问题：原来，昆曲的发音位置和
越剧是截然不同的。张洵澎唱了那么多年昆
曲，自然而然地用了昆曲的发声方法，难怪唱
出来的味道总是“差那么一丁点”。好在及时
找到了原因，在可以改变了发音方法后，这一
问题也就很快解决了。虽然这出戏后来随着
张洵澎、言兴朋先后离开越剧院而成为绝响，

但张洵澎至今提来还有几分得意。
“那时候真的以为就此改行做一名越剧

老师，在越剧院一直呆下去了。”张洵澎说这
样的话，并非是无奈的选择。而是当时的环
境让她觉得很满意。回首在越剧院的六年时
光，张洵澎至今很感念袁雪芬、傅全香、徐玉
兰这些越剧前辈对自己的支持和呵护。在这
里，她们不仅给了张洵澎一方展示自己才华

的舞台，而且在生活上也对这个小
妹妹十分关心。直到现在，有时候张
洵澎因为联系工作前往越剧院，总
还会格外激动，有一种回家的温暖。
越剧院那幢不起眼的小楼，在那个
特殊的年月，维系了张洵澎和戏曲
的联系，越剧院的人，也给了她一份
家人的关爱。而最让张洵澎终身难
忘的是，在丈夫蔡国强“羁縻”河北
保定，张洵澎遭遇人生最大一次打
击的时候，是越剧院的老师给了张
洵澎最坚定的支持：袁雪芬立刻准
了张洵澎的假，让她上北京“营救”
丈夫，还一再安慰她不要担心、不要
记挂工作。临行前，傅全香悄悄地将
自己的积蓄六百元钱塞到张洵澎的
口袋里，嘱咐她一路小心。这一切，

张洵澎都记在心里。她是一个受人点滴之
恩，便思涌泉相报的人，老师们的关爱，让张
洵澎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要对得
起大家对自己的这份情谊。

在越剧院，袁雪芬看重张洵澎的能力和
才华，希望她为培养越剧下一代做出更大的
贡献。同样，张洵澎感念袁雪芬的知遇之恩，
也和越剧院的同事、学馆的孩子们相处融
洽，这无论怎么看来都是一份“美满的姻
缘”。张洵澎也想过，要一辈子坚守在越剧院
的舞台上，当好一名“良师”。也正因为如此，
-)65年，上海昆剧团成立的时候，当年“青年
京昆剧团”的尖子生张洵澎也没有归队，而
是选择继续留在上海越剧院。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偏偏这个时
候，有一个“第三者”站出来从中作梗，命运
在那一刻，又一次让张洵澎面临两难的选
择。这位试图从袁雪芬手中“横刀夺爱”的并
非旁人，而是让张洵澎和她的同学们又爱又
怕、又敬又“恨”的周玑璋周校长。


